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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 罗隐咸通十二年未见黜礼部, 这一年底也未途经钟陵, 张一平同志认为 《嘲钟陵妓云英》 诗作于咸通十
二年底的结论有误。 此诗应是咸通九年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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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《文学遗产》 1994年第 1期刊载了我的 《关于
罗隐生平行踪的几个问题》一文, 其中一节考证罗
隐 《嘲钟陵妓云英》诗作于咸通九年其落第东归经
钟陵时。近日见到 《山西师大学报》 1999年第 1期
刊有张一平同志的 《罗隐 〈嘲钟陵妓云英〉诗作年
考辨》 (下简称张文 ) 一文, 认为咸通九年说是不
对的, 提出罗隐于咸通十二年底 “见黜礼部, 旅况









上, 与娼云英同席。一纪后下第, 又经钟陵, 复与
云英相见。云英抚掌曰: “罗秀才犹未脱白矣?” 隐
虽内耻, 寻亦嘲之: “钟陵醉别十余春, 重见云英
掌上身。我未成名君未嫁, 可能俱是不如人。” [1 ]
此事元代辛文房 《唐才子传》卷九罗隐小传亦
及之, 然略同而稍异, 谓 “隐初贫, 来赴举, 过钟
陵, 见营妓云英有才思。后一纪, 下第过之, 英曰:
`罗秀才尚未脱白?’ 隐赠诗云……” [2 ] (P 818)关于
此诗之作, 从上述记载, 我们可以明确以下两点:
其一, 诗作于初次见妓云英约 “一纪后下第, 又经




张文据 《罗隐年谱》 以及罗隐的 《湘南应用集
序》, 认为 “罗隐咸通十二年冬十月辞衡阳主簿
`乞假归觐, 阻风于洞庭青草间’ 。不久罗隐当沿江
东下, 以归故里。 《江州望庐山》 有 `东南苍翠何
崔嵬, ……脚阔欲过湖心来’ 句。可知其途经江州
后, 当南下庐山。又, 《钟陵见杨秀才》 说: `三度
南游一事无’ 。推知罗隐一生曾三到钟陵。而庐山
离其最近, 故此次应顺便去钟陵一游, 并与 (庆按:
“与”应是 “于”之排误 )是年底第二次遇妓云英。”
这里我们要核实的是:咸通十二年底罗隐究竟是否
果真到钟陵 (属今江西南昌市 )? 张文所提及的罗
隐 《湘南应用集序》 略云: “隐大中末即在贡籍中。
命薄地卑, 自己卯至于庚寅, 一十二年, 看人变化。
去年冬, 河南公按察长沙郡, 隐因请事笔砚, 以资
甘旨。明年夏, 隐得衡阳县主簿, ……冬十月, 乞
假归觐, 阻风于洞庭、 青草间, ……” [3 ] (P286)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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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庚寅即指唐懿宗咸通十一年 ( 870), 序即作于
是年。而文中的 “去年冬, 河南公按察长沙郡” 云
云, 即指咸通十年于 任湖南观察使, 罗隐于是年
冬向他求职。关于于 之镇湖南, 吴廷燮的 《唐方
镇年表》 卷六、 今人郁贤皓先生的 《唐刺史考》 均
记在咸通十年至十三年, 可见咸通十年 (即序中
“去年” ) 于 始观察长沙郡可信。 如此, 序中的
“明年夏, 隐得衡阳县主簿”, 即只能是咸通十年的
“明年夏”, 亦即咸通十一年夏。据 《序》, 是年
(咸通十一年 ) “冬十月” 隐遂有 “乞假归觐, 阻风
于洞庭、青草间”等事。罗隐咸通十一年冬阻风湖









此行在 《谢湖南于常侍启》 中说的 “石尤风定, 桥
口浪衰。展片席以高飞, 指重湖而直过” [3 ] ( P287),
渡过重湖 (指青草湖、 洞庭湖 ) 后即于 “今月十九
日已至界首”, 亦即指湖南观察使所辖地边界的
“湘浦”, 并于此时 “回望旌 , 涕泗不任。” 当罗
隐离 “湘浦”沿江东下时, 不意又再次阻风于夏口,
而此时又已距离开 “湘浦”数旬, 时节已是第二年









人往往今谁在? 红杏花香重首回 (按一作 “首重
回” )”。 [ 3] (P42) 据诗中所写景物, 时节并非年底,
而必在 “红杏花香” 的春中。如此在江州时已是春
中,何能据此诗而证罗隐前往 325里外的钟陵反倒




此行所作, 盖此行的创作缘起背景与 《鉴戒录》 等
典籍所载不符合。前言罗隐创作此诗时乃一、下第
经钟陵; 二、 时 “犹未脱白”。 那么罗隐此行时的
处境如何呢? 为了辨清这一问题, 有必要弄清楚罗
隐在咸通九年春下第东归后,至咸通十二年有否再
应试下第? 检 《罗隐集·杂著》 有 《投湖南王大夫
启》, 中云: “间者龙门掌贡, 马帐搜遗。……而某
适限徐兵, 远留吴会, 不得少将鳞鬣, 侧望风雷。
指函谷以驰诚, 遥知气紫; 上苏台而送目, 空羡河










此行如经钟陵, 也与 “一纪后下第, 又经钟陵” 的
背景不合。 又据前引 《湘南应用集序》, 咸通十年
冬, 罗隐向湖南观察使于 “请事笔砚, 以资甘
旨”。“明年夏”, 也即咸通十一年夏, “隐得衡阳县
主簿”。对此事罗隐极为感激, 于此后 《投湖南王
大夫启》 中说: “前使常侍, 遽怜此志, 遂以奏官,
藉俸入于衡阳, 专表章于使府。” [3 ] (P 288) 县主簿
乃县令下属官。据 《旧唐书·职官一》, “诸州上县
中县主簿” 为 “正第九品下阶”。据此可见罗隐此
时正任 “正第九品下阶” 的衡阳县主簿, 其时已入
仕为官了。而且此次东归, 乃是因事乞假, 并未辞
职, 以后还将返回湖南, 如他途中 《谢湖南于常侍








我在 《关于罗隐生平行踪的几个问题》 中, 根
据罗隐 《谗书序》 作于丁亥年 (咸通八年 ), 以及
《谗书·重序》 中所云 “隐次 《谗书》 之明年, 以
所试不如人, 有司用公道落去。其夏调膳于江东,




江陵, 忝中书令白公叨蒙知遇, 今重过渚宫, 感事
悲身, 遂成长句诗》, 和其 《说石烈士》 文所载
“大中末, 白丞相镇江陵, 余求剌丞相” [3 ] (P 229)等
资料, 考定罗隐于大中十二年秋求剌白敏中, 并于
是年冬入京, “大中十三年春在京落第”。因此, 从
大中十二年 ( 858)罗隐赴试时于钟陵见妓云英, 至









并进而推论: 其一、 据罗隐 《湘南应用集序》 “隐
大中末即在贡籍中。命薄地卑, 自己卯至庚寅, 一
十二年, 看人变化”, 认为 “大中末和己卯年, 实
为同年, 均指大中十三年”; 其二、 据罗隐 “ 《谗
书·序》 中自叹: 咸通八年丁亥 ( 867年 ), 为 `及
来京师七年, 寒饿相接, 殆不似寻常人。’ 从大中
十三年阴历十一月至咸通八年正月止, 整七年。时





卯年, 实为同年, 均指大中十三年”, 也即是罗隐
第一次乡贡取解之年的说法则是不妥的。罗隐序中
明说: “自己卯至庚寅, 一十二年, 看人变化。” 己
卯为大中十三年, 庚寅为咸通十一年, 其间确为 12
年。然所谓 “看人变化”, 实指看别人登科及第, 即









京, 则其应试后看人 “变化”, 只能在大中十四年







样, 张文的 “整七年, 时间前后吻合” 之说即出了
问题, 如此一算已有整八年了。 实际上, 这里的







起码有二文可证。其一、 《罗隐集· 谗书· 迷楼
赋》: “岁在甲申, 余不幸于春官兮, 凭羸车以东驱。
囗 (疑为 “越” ) 魏阙之三千兮, 得隋家之故都。”
[3 ] ( P227)其二、《罗隐集·杂著· 陈先生集后序》记
陈黯及自己行踪云: “自后俱为小宗伯所困, 不一
至. 甲申春, 告予以婚嫁之牵制, 东归青门。操执
之后, 余亦东游。逮大梁时, 故杭州卢员外浔在幕











秦岭、 商州、 襄州一路较经洛阳、 沿通济渠、 金陵
等地为迂远, “因此,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, 任何
人也不会舍近求远” 取秦岭、 襄州一路的, 并 “疑
吴文 `罗隐落第后自京城返江东经钟陵’ 之语, 盖
将钟陵误做金陵也”。 事实上这一 “疑” 是不必要




九年返江东乃取道秦岭、 商州、 襄州一路 (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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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路 )而途经钟陵 (今属江西 ) 的, 如取道洛阳一
路 (下简称上路 )经金陵返江东, 罗隐乃无法与钟
陵妓再会。唐时, 人们离京东返一般有上述二条路















是他要取道这一带的原因。从 《罗隐集》 中, 我们
也确实可以见到他曾从长安取道商、襄等州东返的
踪迹。罗隐有 《武牢关》 诗, 乃作于秋日, 当是赴
京时经商州之作。又有 《四皓庙》、 《商於驿与于蕴




胧。” [3 ] (P 54)寻味此诗, 罗隐此次经商州商於驿时,




《宿荆州江陵馆》 诗, 中云: “西游象阙愧知音, 东
下荆溪称越吟。 风动芰荷香四散, 月明楼阁影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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